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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黎巴嫩新任新闻

部长乔治·库尔达希在接受半岛

电视台采访时称，2015年沙特主

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参与的战争

是“荒谬的”，沙特等国军队在

战争中“袭击也门人民”，也门

胡塞武装在进行“自卫战争”。

此番言论迅速引起沙特的强烈不

满。10月29日，沙特宣布召回

驻黎巴嫩大使，并要求黎巴嫩驻

沙特大使在48小时内离境，同时

暂停进口黎巴嫩商品。随后，巴

林、科威特、阿联酋也陆续宣布

召回驻黎巴嫩外交官以“声援”

沙特。如此大动干戈，令外界颇

感不解。

剑指伊朗？

此番沙特与黎巴嫩关系“急

转直下”，其背后根源或为沙特

与伊朗在黎巴嫩和也门等国以

“教派斗争”为载体的博弈。

根据黎巴嫩的教派分权体

制，黎总统、总理和议长分别由

基督教马龙派、伊斯兰教逊尼派

和伊斯兰教什叶派人士担任，这

不仅使黎巴嫩的政治结构变得较

为脆弱，也为外部势力的干预创

造了条件。比如，沙特长期支持

黎巴嫩逊尼派，而伊朗则被认为

长期支持黎什叶派力量真主党。

自197 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

发生以来，沙特与伊朗的矛盾不

断加剧。伊朗被认为意图“输出

革命”，以提供资金、装备与培

训的方式支持地区什叶派力量并

“扶植代理人”，而黎巴嫩真主

党则被认为是伊朗“输出革命”

取得的重要成果。在很长一段时

期内，沙特更多通过支持地区内

力量抗衡伊朗，但在201 5年萨

勒曼国王执政后，沙特在对抗伊

朗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并实施了

以“遏制伊朗”为中心的对抗性

地区外交，积极构建“反伊朗阵

营”，打压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亲

伊朗力量和立场摇摆的政权，以

图瓦解被普遍认为由伊朗领导的

“什叶派联盟”。

在此背景下，黎巴嫩逊尼

派难敌不断壮大的真主党或为此

次沙特“动怒”的根本原因。真

主党通过在医疗、教育与福利等

领域开展社会服务，参与社会治

理，获得黎国内民众认可。与此

同时，真主党还通过“反对以色

列”获得了不小的声望。2015年

5月，黎巴嫩举行了九年来的首次

议会选举，真主党及其盟友拿下

超过半数议席，政坛地位不断攀

升。目前，真主党已经成为黎巴

嫩政治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自2011年所谓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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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日，黎巴嫩总统奥恩（中）在会见欧洲议会代表团时表示，正在各个层面上努力解决此

次与沙特等海湾国家的争端，以便为黎经济复苏营造稳定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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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之春”发生以来，黎巴嫩真

主党在中东地区事务上的影响力

也不断上升。真主党对埃及、突

尼斯等国街头抗议的支持，对也

门胡塞武装的支持，对打击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的参与，使其

成为中东地区不可忽视的军事力

量。因此，沙特很可能将被认为

是伊朗在黎“代理人”的真主党

视为“眼中钉”。就在此次“外

交危机”发生后的10月30日，

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本·法尔

汉在接受采访时否认沙特与黎巴

嫩正经历“外交危机”，但却强

调真主党在黎巴嫩政治体制中占

主导地位是黎陷入危机的原因。

黎巴嫩新闻部长乔治·库尔达希

被舆论普遍认为与真主党关系密

切，其“力挺胡塞武装”的言论

或因此“惹恼”沙特。

沙黎关系何以演变至今

回顾历史，沙特与黎巴嫩的

早期外交关系因意识形态差异而

较为有限。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时期，黎巴嫩是自治省，沙特则

受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统治。奥斯

曼帝国解体后，沙特于1932年建

立王国，而黎巴嫩则沦为法国的

委任统治地。1943年，黎巴嫩正

式独立，但直到1952年沙特和黎

巴嫩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虽然

早在1944年，黎巴嫩首任总统卡

米勒·夏蒙便已与时任沙特国王

实现互访，但彼时夏蒙领导的亲

西方政府与奉行瓦哈比主义的沙

特因意识形态差异接触有限。

20世纪50至60年代，黎巴

嫩成为坚持“泛伊斯兰主义”的

沙特与奉行“泛阿拉伯民族主

义”的埃及在思想领域的“角斗

场”。由于黎巴嫩第二任总统福

阿德·谢哈卜对埃及采取开放的

外交政策，沙特一度疏远了与黎

巴嫩的关系。

但随着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

争中阿拉伯国家的失败，“泛阿

拉伯民族主义”逐渐衰败，沙特

与黎巴嫩的关系逐渐缓和。战争

期间，大量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

巴嫩。1975年4月13日，黎巴嫩基

督教长枪党民兵同穆斯林民兵之

间发生武装冲突，导致黎巴嫩内

战爆发。黎陷入严重政治危机，

叙利亚等国因此派遣军队军事介

入。内战期间，沙特开始扮演黎

巴嫩冲突“调停者”，呼吁各派

力量保持团结，并向黎派遣维和

士兵。与此同时，沙特也成为黎

巴嫩人的避难所，在沙特的黎巴

嫩人数量由1975年的2.5万人增至

1980年代的12.7万人。其间，在

沙特积累了大量财富的黎巴嫩逊尼

派商人拉菲克·哈里里开始积极参

与重建黎巴嫩，同时为黎巴嫩学生

提供奖学金前往沙特学习，成为沙

特与黎巴嫩的“中间人”。

1989年10月，时任沙特国王

法赫德邀请黎巴嫩内战各方前往

沙特塔伊夫会谈，并签署了《塔

伊夫协议》，重新确立了黎巴嫩

的政治权力分配，结束了黎长达

2021年9月16日，伊朗油罐车抵达黎巴嫩，当地民众夹道欢迎。黎巴嫩已陷入严重燃料短缺危机，

导致大面积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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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年的内战。《塔伊夫协定》

的签订是沙特地区外交的胜利成

果，此后沙特通过援助和投资开

始对黎巴嫩施加影响，并培育了

逊尼派力量哈里里家族。1992

年，拉菲克·哈里里被推选为黎

巴嫩总理。1997年，时任沙特

王储阿卜杜拉·阿齐兹访问黎巴

嫩，这是自1971年来沙特高级官

员对黎巴嫩的首次正式访问。该

访问推动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

委员会成员国对黎巴嫩的投资与

援助，对黎意义重大。

200 5年，时任黎总理拉菲

克·哈里里被暗杀，尽管其子萨

阿德·哈里里继承了总理职位，

但沙特与黎巴嫩的关系已不可同

日而语。哈里里被暗杀后，真主

党作为被普遍认为由伊朗支持的

伊斯兰主义组织，弥补了同年叙

利亚军队撤出黎巴嫩后产生的权

力真空，沙特和伊朗在黎巴嫩的

竞争自此趋于白热化。2005年，

阿卜杜拉·阿齐兹上台就任沙特

国王，其执政期间沙特继续支持

黎巴嫩逊尼派。然而，在所谓的

“阿拉伯之春”发生后，黎巴嫩

真主党对中东地区事务的广泛参

与——尤其是对叙利亚阿萨德政

权与巴林什叶派反对派的支持，

引起了沙特的不满。

此后，随着黎巴嫩真主党的

“坐大”与黎逊尼派对领导权的

“丧失”，沙特逐渐失去继续支

持黎逊尼派的耐心，力图通过各

种方式遏制真主党。2013年，沙

特曾考虑限制对黎巴嫩工人的签

证发放数量，有分析指出，沙特

此举意在防止真主党势力向海湾

地区渗透。2016年，沙特还主导

阿拉伯国家联盟将真主党定性为

“恐怖组织”。同年，尽管黎巴

嫩政府的债务已飙升至国内生产

总值的144%，沙特等海湾国家仍

开始放缓对黎巴嫩的资金援助。

2017年11月，时任黎总理萨阿

德·哈里里在访问沙特期间宣布

辞职。有分析认为，沙特担心真

主党在黎巴嫩“坐大”使得伊朗

在黎影响力增强，从而试图通过

“逼迫”萨阿德·哈里里辞职来

“搅乱”黎政局。但萨阿德·哈

里里返黎后，在真主党和基督教

人士的支持下撤回了辞职，这或

令沙特“更加不悦”。

黎巴嫩“祸不单行”

实际上，在此次“外交危

机”发生前，沙特已通过经贸手

段表达对黎巴嫩的不满。2021

年4月以来，沙特以打击毒品走

私为由，禁止从黎巴嫩进口水果

和蔬菜，而黎巴嫩与沙特之间的

水果蔬菜贸易额每年达2400万

美元。此前，沙特一直是黎巴嫩

主要的出口对象和援助国。据统

计，2019年黎巴嫩对沙特的出口

额约为2.82亿美元；1975～2020

年间，沙特对黎巴嫩的援助已达

2.69亿美元。今年9月，在黎巴嫩

宣布提名纳吉布·米卡提为新任

总理时，海湾阿拉伯国家也并没

有像往常一样对黎巴嫩政府表示

祝贺。在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

日益疏离黎巴嫩的同时，伊朗与

黎巴嫩的联系却在不断增强。例

如，2021年9月，为缓解黎巴嫩的

燃油紧张，伊朗将400万升柴油运

至黎巴嫩。

但尽管如此，黎巴嫩经济进

一步恶化的趋势恐将难以改变。

自2019年10月以来，黎巴嫩深

陷经济和金融危机，货币贬值逾

90%。而2020年贝鲁特港大爆炸

与新冠疫情的“双重打击”进一

步加剧了黎巴嫩的社会危机，导

致黎国内教派纷争与民众抗议频

发，黎巴嫩甚至还在贝鲁特港大

爆炸后进入了长达13个月的政府

缺失状态。2021年9月，新成立的

黎政府在上任不久便接二连三地

面临危机事态。沙特及海湾国家

的撤资行为无疑会进一步加剧黎

巴嫩的危机。据2021年9月的联合

国数据，黎巴嫩贫困人口占总人

口比例已高达四分之三。

总而言之，由于对黎巴嫩真

主党势力增强与黎逊尼派“无力

回天”的政治格局感到不满，沙

特对黎巴嫩陷入了“既无力改变

黎政治结构，又对伊朗在黎扩大

影响力心有不甘”的矛盾心态。

除了以外交和经济手段对黎巴嫩

进行打击，沙特“苦无良策”。

但如此打击，无疑也会使早已陷

入重重危机的黎巴嫩更加脆弱。

（刘中民为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教授，林昕煜为上海

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博士研究生）


